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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艺术

创社之初，这位海派巨擘已是西泠举旗人
王琪森

“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成立
120周年、海派书画篆刻大师吴昌硕出
任社长11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都在相
继举办纪念性展览、活动。可惜很长一
段时间以来，吴昌硕与西泠印社的深厚
渊源一直未能得到深入梳理。而厘清
二者之间的悠长缘分与文脉艺绪，将有
利于今天整个印学大文化建设何以中
国、何谓金石、何止篆刻的创作与研究。

以往普遍的说法是，吴昌硕与西泠
印社正式结缘于1913年。但据笔者考
证：西泠印社四君子在1904年创社之
初，吴昌硕就参与了筹建，并给予具体
建议与大力支持。

光绪三十年（1904），一个“接天莲
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时节。
吴昌硕应友人之邀客居杭州，有些留连
忘返。忆及1868年，26岁的他负笈孤
山之麓，投于诂经精舍俞樾的门下求
学，并仰慕西泠八家中的丁敬、黄易、曼
生等印人而效之，倏忽间已三十多年过
去，他回首往昔，颇多感叹。

此时，西子湖畔的人倚楼中，才华
横溢、志同道合的篆刻家丁辅之、王福
厂、吴石潜、叶为铭雅集于此，品茗论艺
说印，鉴赏古今印玺印谱，深感篆刻艺术
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流派纷呈，特别是
西子湖畔的西泠，乃浙派西泠八大家的
崛起之地。丁敬、小松、曼生等前贤的金
石精神，就在此烛照康乾以来的印坛。

但回眸上下三千多年的印坛，从未有过
一个专门研究、创作印学的团体。于
是，一个宏愿在他们心间萌发，即在人倚
楼中印学结社，“人以印集，社以地名”。
于是“西泠印社”在西泠桥畔筹划而
生。这些英姿勃发的俊才，以先进的艺
术觉悟，大胆的开拓精神，完成了一件
在中国印学史上具划时代意义的创举。

当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悉知吴
昌硕正好也在杭城，就前往缶翁的客居
处，邀其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缶翁热情
肯定、高度评价了他们的建社之举。但
说接下来有大量的事要办，如申报官
府、芟除荒秽、拓地建屋、订阅章程及集
资营建等。为此，缶翁建议先不要忙着
举旗挂牌，而是扎扎实实用十年时间进
行筹建，待各方面条件都具备成熟时，再
正式挂牌。大家觉得缶翁言之有理，遂
相约十年后再共襄盛举。自此，吴昌硕
对西泠印社相当关注，西泠四君子有什
么相关印社事务找他，他均全力以赴。
如第二年，西泠印社建仰贤亭，吴石潜摹
刻丁敬像嵌于壁间，缶翁以诗记之：“选
印开新社，得碑想大才。”并应吴石潜之
请，篆题《西泠印社》社匾牌。可见在西
泠印社筹建的前十年中，缶翁一直投以
关注的目光，并给予积极扶持与帮助。

1913年4月9日，正是农历癸丑年
三月初三上巳节。西子湖畔、孤山之麓
的西泠印社经过十年草创期准备及基

本建设，已初具规模，建楼造阁，筑室树
亭，题匾集联，刻石镌碑等。小龙泓泉与
小龙泓洞映照春华秋实，那一弯隽秀的
锦带桥将古今印学之脉传承拓展。就在
这一天，数峰阁边召开印社正式成立大
会，订立契约章程，确立“保存金石、研究
印学”的建社宗旨，一致公推一代书画金
石大师吴昌硕为首任社长。西泠印社的
建立，标志中国古代印学史的终结，中国
近代印学史的开始。而由缶翁出任社
长，亦标志西泠印社鼎盛期的到来。

西泠印社从建社之初开始，吴昌硕
就旗帜鲜明地提出：“顾社虽名西泠，不
以自域。”从而打破以流派为归属的格
局，突破门户疆界，体现出开放意识，即
地域不分南北，印派不管何家，使印社
具大文化建树。而由吴昌硕为社长，此
举无论当时还是日后都充分展示其先进
性和优越性。吴昌硕不仅是一位富有创
造精神，且在书画篆刻上艺领群雄的大
家，其任印社社长时正是其艺术进入最
辉煌期，他的担纲，使西泠印社在社会影
响上得到确认，在艺术地位上得到提
高，在创作走向上得到引导，使其能迅
速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同时，吴昌
硕在印坛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是从出任
西泠印社社长为标志的。而且他具有
领袖的亲和力及包容性，并对西泠印社
的文化建设和印学推进倾注全力，为西
泠印社留下不少具有名胜价值的文物。

1914年仲春五月，他以精湛古穆
的石鼓文书写了《西泠印社记》，并勒石
镌刻成碑。1916年“燕子来时春社”的
时节，他作《西泠印社图》题诗云：“柏堂
西崦数弓苔，小阁凌虚印社开。”深情地
赞美了西泠景色优美如蓬莱仙境。特
别是1917年春深如海的五月，缶翁镌
刻了一方著名的朱文印“西泠印社中
人”，取石鼓篆法，封泥遗绪，古逸浑穆，
雍容典雅，系缶翁金石经典之作，而且
此印更为重大的文化意义和人文价值，
是一代大师对自己印人身份的认同和
金石精神的皈依。从此，每一个西泠印
社社员，均以“西泠印社中人”自诩，成
为一种印社集体的精神旗帜。

西泠印社具有的这种公共意识，还
体现出国际性。印社创始不久，日本篆
刻家河井仙郎在上海拜师吴昌硕后慕
名来到西子湖畔，和西泠四君子叶为
铭、丁辅之、王福厂、吴石潜订交，交流印
学、鉴赏古印、品评用刀。其时加入西泠
印社的还有日本文学家、篆刻家长尾
甲。由此可见，作为篆刻母国的首创印
社，不搞独尊、不行封闭，以开放的雅量
吸纳海外社员，显示远见卓识。同时，
这对日后西泠印社在日本的影响起到极
大推动作用，并开吸收海外社员之先河。

尽管西泠印社为民间性社团，但社
长吴昌硕是一位很有公共精神的艺坛
巨擘，他在1917年早春二月题赠印社

的对联中就坦诚：“印岂无源？读书坐
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
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
间。”正是在缶翁的领导下，印社从初创
开始就推崇精英意识，唯才是举，贤者
入社。摈弃了历代士大夫阶层所讲究
的门阀圈和贵族气，从而真正达到一流
的艺术社团水准，这在当时的确颇为令
人刮目相看。印社中云集了著名的学
者、教授、文学家、书画家、考古学家、历
史学家、鉴赏家、出版家等，而且均是泰
斗级的。如胡菊邻书画印三绝；李叔同
是一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在戏剧、音
乐、书画、篆刻乃至教育上颇多建树；马
衡系文物金石学家，是中国现代金石考
古学的奠基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后出任西泠印社二任社长。此外，还有
国学大师、古文字学家王国维，词学巨
擘朱彊村，经史学家、书法大家沈曾植，
文化名人、大教育家经亨颐等。他们的
入社或雅集，奠定了西泠印社在印学上
的制高点及艺术上的权威性，其意义远
远地超越篆刻范围，具有文化社会学的
创建性及人文艺术学的开拓性。一个
印社，拥有如此众多的文化巨人，形成
群星灿烂的格局，可称之为独特的“西
泠现象”。

吴昌硕长期与艺界学林的鸿儒大
师、名家精英交往，博览各大藏家的历
代钟鼎彝器、名家书画、金石碑帖、珍本

古籍等，因而在西泠印社倡导并形成良
好的艺术氛围和学术环境。印社正式
创建后，每年春在清明，秋为重阳，社员
及同好雅集西泠，观摩书画印作，探索
风格流变，考订鉴赏秦汉古印、交流研
讨印学艺理，同仁诗文联袂唱和，至今令
人仰慕。而西泠印社正是利用群体的优
势，有组织开展学术研究，仅以西泠印社
的几任社长为例，他们各有自己的学术强
项，如吴昌硕在石鼓文的研究上别开生
面，马衡在金石学的研究上独树一帜，张
宗祥在版本学上的研究堪称泰斗，沙孟
海在印学史上的研究探幽抉微。

正因西泠印社的成员结构是社会
精英型，成员素质是文化大师型，因而
使西泠印社从成立之初起，就显示强烈
的社会参与精神，亦有深沉的家国忧患
意识，这既是中国古代士人的精神传承，
也具有新文化思想意识的弘扬。因此，
印社在保护传统文物、搜集金石碑版、整
理古籍印史等方面都不遗余力，如被传
为佳话的是缶翁为抢救、保护珍贵文物
《汉三老讳字忌日碑》所作的努力与贡
献。吴昌硕从1913年出任西泠印社社
长至1927年他归道山，这15年不仅是
他一生中最辉煌期，也是西泠印社最璀璨
期，从而“高风振千古，印学话西泠”。

（作者为上海中国书法院副院长、
西泠印社社员）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以国画表现上海老建筑而为人熟知

的洪健，最近分别亮相申城两个大展的

两幅（组）作品，不约而同刷新甚至颠覆

了大众对于他的既有印象。

现身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海

上风华——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项目

成果展”的《熊爪咖啡》，用九宫格构图还

原不同人们邂逅熊爪咖啡的拍照打卡瞬

间，形形色色的人物是画家以往作品中

颇为少见的。参与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

“树与石：上海中国画院当代水墨邀请展”

的《呼吸》系列，为松树这一中国传统文化

中内涵丰富的题材注入当代性，以非常

规手法介入传统水墨探讨生命的特性。

国画，今天常常被视为传统的代名

词。国画一画30余年，变与不变让身为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的洪健思考良多。强

烈的时代感与东方式温润静穆之美在他

的画面中兼而有之，一方面他孜孜不倦

以老建筑作为载体，愈加坚定地讲述上

海故事，另一方面他则始终抱持着一种

不设限的思维，不断打开当代国画的更

多可能。

笔间观城，留住老
房子的肌理和记忆

上海老建筑是洪健画得最久、也最

有感触的系列题材。近年来，这个题材

在水彩、油画领域颇为热闹，在国画领域

却不多见。这或许与用国画这一绘画形

式表现上海老建筑的难度有关。

在中国传统绘画中，画建筑，通常被

归为界画。这是一个下辖于山水画科的

门类，多少有些边缘化，画的也多是斗拱

层叠、飞檐微翘、气魄雄浑的中国古代宫

廷建筑。而上海的老建筑，善于吸收外

来精华，并与本土元素相融合，中西合璧

是其重要特色，亦有相当一部分承载着

各国多元的建筑风格。

洪健画这些上海老建筑，不是猎奇，

更是以擅长的艺术形式，对身边景致一

种自然而然的观照。这其实也是洪健所

处的上海中国画院的前辈画师留下的重

要传统之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他们

就尝试着用传统笔墨真诚描绘包括城市

主题在内的彼时全新的现实生活。

艺术家的作品总是过往人生经历的

投射。一方面，生长、求学、工作皆于上

海，对于洪健来说，画上海老建筑，就是

画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对于把握建

筑的精妙之处，洪健也比他人多了几分

心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洪健在上

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就读，当年的女

朋友也即如今的洪太太在隔壁设计系学

环境艺术。他于是没事便跑去蹭听包括

建筑学在内的多门课程，一来二去，对于

建筑的感知了然于心。以至于，洪健当

真画过建筑设计图纸——大学毕业之

后，有两三年时间，他曾兼职为亲戚的一

家装潢公司做过好些建筑立面设计。

结婚时住在复兴西路高邮路，一幢

西班牙式老洋房，底下有个花园，洪健和

太太养了一条狗。那是1990年代中期，

衡复一带人少车也少，洪健甚至自己在

家门口学会了骑摩托车。从家到彼时供

职的长乐路上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是珍藏着他成长中宝贵记忆的一段路，也

是老房子格外密集的一段路。“那时泰安

路上有个菜市场，露天的，有时下班骑摩

托就弯过去带点菜回家。晚上吃完饭，

偶尔也会和太太散步散到安福路上，看

个电影。”刹不住的回忆中，可不正藏有日

后他那老建筑系列作品中的情感线头？

洪健的第一幅上海老建筑创作，始

于2006年，画的正是家附近复兴西路上

的柯灵故居，见证过中国当代文坛近半

个世纪风云变幻的一幢黄色公寓住宅。

他坦言太过着迷于

建筑的西班牙式风

格，尤其是两侧长

长的室外楼梯。画

面聚焦的也正是以

室外楼梯为主的建

筑局部。当年的提

笔，感性的冲动占

了多数。十多年后

参 与“ 时 代 风 采

——上海现实题材

美术创作工程”，再

次选择将柯灵故居

画进《永不拓宽的

街道》时，洪健多了

些理性的思考。这

一次，老建筑掩映

在梧桐树下，成了

娓娓道来时代变

迁、城市发展的讲

述者。

三联画的绘画

样式，乍一看合三

为一成完整画面，

它们实则分属不同

的时间轴线，每一

段都悄悄埋藏的不

少彩蛋道出一个小

故事：中间一联的红色电话亭显然今天

已不复存在，暗示展开的是上个世纪的

城市风景线；左边一联的脚手架以及

“……更有温度”的红色横幅，指向城市中

历史建筑保护修缮的作为；右边一联梧

桐树下几辆停放有序的共享单车，勾勒

出的则是当下的生活时尚。现代与历史

的对话，让这幅画有了耐人咀嚼的厚度。

自那以后，洪健画过一大会址、二大

会址等红色地标，画过长宁区少年宫、邮

电大楼等摩登建筑，也画过不少有些年

头的沧桑民居……至今画下的上海老建

筑，数量近两百幅，还将不断扩容。

如实再现，非国画所长，洪健笔下的

老建筑固然有写实的一面，但绝不是表

面上对城市景观的描摹。国画崇尚的心

象表达在这一系列作品中同样有迹可循

——捕捉建筑的气息，定格对于建筑的

感受，情感的温度让它们透析出城市的

肌理和记忆，通常不出现人，但观者完全

可以感觉到人的存在。洪健运用传统工

笔技法，并适当吸收西方绘画的一些明

暗与色彩效果，往往以一种特别的氛围

感将传统水墨程式与当代审美视角融为

一体，被业内认为大大拓展了当代中国

画审美的表现张力。这样的画，其意义

也已超越绘画艺术表现本身，成为一份

沉甸甸的城市历史文化图档，亦与城市

中的每一个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洪健将上海老建筑视为一个值得持

续探究的创作课题。他坦言，未来想在

画风、构图形式上尝试一些变化，“现在

画的老房子还是太客观，我觉得可以再

变一变，变得更主观一些”。

拓宽眼界，创作始
终走在思考的路上

穿插在洪健上海老建筑创作之间

的，是灵光乍现、脑洞大开的小品式创

作，谈不上长期的系列，却或许更见艺术

家的性情与思考。乍一看，与其笔间观

城看上去大相径庭，实则也透出一些一

脉相承的个人辨识度，例如讲究布局上

的设计感，注重细节的刻画。

最近几年，洪健一时兴起画了几张

与宋徽宗对话的作品，不想出了圈，甚

至被制成文创产品，雅俗共赏。其中，

让宋徽宗笔下瑞鹤飞入当下日常的《瑞

鹤图 ·VerletCafe》颇具代表性。

画面上半部分与宋徽宗赫赫有名的

《瑞鹤图》如出一辙，展翅高飞、盘旋于天

空中的十几只仙鹤，下半部分却将原作

中古色古香的宫阙置换成了一张西式的

咖啡桌。桌上放着若干咖啡杯，以及一

只可颂面包。只见两只仙鹤栖于杯沿，

中与西、古与今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

这幅有趣的小品式画作，缘起于几

年前咖啡馆里的一次长聊。那是距法国

卢浮宫几步之遥、有着约一个半世纪历

史的老牌咖啡馆Caf?Verlet，彼时，洪健

与几位画家友人结束了在卢浮宫近乎整

日的参观，慕名来此小憩。“从卢浮宫出

来，满脑子都是古典艺术，记得大家就着

咖啡和可颂面包，从古到今、从西到中地

聊艺术，聊了三四个小时，其间有过好些

激烈的争论，中间一度快要吵起来了。”

如今的洪健，已经记不清当年咖啡桌边

的彼此为了什么争得面红耳赤了，他却

始终惦念那样一种对于艺术的热情，仿

佛又回到学生时代。回去以后，洪健画

了这幅《瑞鹤图 ·VerletCafe》，呈现文化

艺术的碰撞，也以图式的挪用输出一种

诙谐、幽默。

洪健笔下的大饼、油条、生煎、小笼

包、大馄饨等吃食，构成一组烟火气十足

的“上海小吃”系列。这个题材他曾用轻

松、稚拙的写意笔法画过，一画一文别有

情致，也曾以强烈的写实色彩加以表现，

让明暗、投影、转折、光线透出几近超写

实主义的风味。生活中的洪健，爱下厨，

爱烧家常菜，讲究吃食里的气氛与情

感。他认为烧菜的乐趣不亚于画画，难

度也不比画画小，“好吃还得有卖相”。

洪健的画，多为工笔。在中国画领

域，工笔画与写意画之争由来已久，甚至

包括一些老先生在内的不少人认为，写

意画相比工笔画更有笔墨韵味，代表着

中国画的最高境界。对于这些“偏见”，

洪健坦言自己并非没有思考。“为何近年

来国画界画工笔的人远比画写意的人

多？倒未必是因为工笔相比写意更容易

‘训练’，而可能是工笔更适合表达现代

生活中丰富的题材，毕竟写意画存在着

太多的所谓‘程式’。如今备受推崇的宋

画中，占据主流的不也是工笔吗？写意

画其实是从工笔画发展起来的。”洪健

说，写意有写意的优长，工笔有工笔的好

处，关键在于表达什么样的内容，绘画手

法总是依表达内容而定。其实，他的新

作《呼吸》系列用的就是写意画法。

在洪健看来，社会、时代在变化，审

美也一直在变化，画家的眼界不妨放得

宽一些，不必拘泥于以往的条条框框。

“如今开饭店，管它川菜、粤菜、鲁菜等

等，多少发生了一些变化，国画也需要拥

抱变化。”“就像打拳一样，除了固定的打

法，学学野拳也挺好，有时试着试着可能

路就试出来了！”

洪健：在变与不变中，打开当代国画的更多可能
范昕

 

洪
健
《

永
不
拓
宽
的
街
道
》

▲洪健《春水向东 ·苏河》系列 ▲洪健《平安小区》


